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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 容
	1、 佳句摘錄：
1. 如果你認識以前的我，也許你會原諒現在的我。（摘錄自21頁）
2. “生死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子攜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釋的對不對。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詩。生與死與離別，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麼小，多麼小！可是我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摘錄自27頁）

2、 心得分享：

最後的博弈，最初的愛情
    這場愛情的博弈是公平的嗎？是的。雙方的過去及現在都不順意，流蘇是離過婚的女人，年近三十，和自己冷漠的親戚住在一個如沙丁魚罐的家中，生活呈現被擠壓的狀態，擁擠，煩悶，「一家二十來口，合住同一棟屋子，你在屋裡剪個指甲也有人在窗戶裡看著」。柳原花名在外，出身不正本已飽受非議，索性破罐子破摔，瞧不起女人也瞧不起所謂的真感情。
    這場愛情的博弈是公平的嗎？不是的。在我看來世間所有的愛情遊戲都是不公平的。男子永遠比女子有資本揮霍。更何況這個男人家財萬貫，長相又不差。更何況那是一個動盪保守卻又異常開放的年代，資訊開始快速傳播，女人多數還是依附著自己的丈夫，若是一個女人有什麼「不檢點」的行為，總是會被人毫不厭倦地議論好久。
    兩人是天生的玩家，都好賭，敢於下注。兩人同時在自己的心中建起了一堵牆，不讓對方看到自己的底牌。牆內是自己的真實情感，是自己小心翼翼渴望被愛被心疼的卑微心願。牆外是漂亮絢爛的花叢，豔麗的同時也散發著危險的訊號，不自覺的阻擋著對方的靠近。
    這就是這兩個人的愛情，不純粹，像是灰色的水泥，看不清底，摻雜了太多陰霾的顏色。兩人都是太過認真的人，所以害怕把自己交付出去的感覺，於是這場感情處處埋著陷阱，充滿算計。白流蘇對自己說，如果自己賭贏了，她就可以得到眾人虎視眈眈的目標范柳原，出一口惡氣。范柳原對自己說，自己犯不著花錢娶一個毫無感情的人來約束自己。兩個人棋逢對手，廝殺地不亦樂乎。
    但是無論再怎樣用輕佻或是不在意掩飾，他們還是無可避免地被對方吸引。白流蘇會被范柳原的多情刺激生氣，范柳原會情不自禁地急切地對流蘇說「你要懂我」。他們的愛情儘管不那麼純粹，卻還是有美麗的情節。就像半夜的那通電話，柳原在電話那頭說出的「我愛你」，流蘇的手忙腳亂，兩人長久的沈默，以及柳原問出的「流蘇，你那邊看得到月亮嗎？」這一切都美得令人心動。在柳原問出那句話之後，明明是生活在不同世界的我卻仿佛聽見了那個世界的夜晚裡，沐浴在皎潔月光下，花開的聲音。或許是夜晚比較令人沈淪，讓人比較容易卸下防線。第二天一早，月光退去後，兩人又戴上了各自的面具，築起了各自的心房，又開始計較得失與感情。
    雙方都為這場博弈付出了很多，流蘇去了兩次香港，犧牲了自己的名譽，柳原努力討好流蘇，兩次邀請流蘇赴港。他們都很努力，想要讓自己顯得志氣滿滿，想要讓對方滿足自己的心願。流蘇努力為自己的第二次婚姻爭取，柳原努力向流蘇證明即使是做他的情婦，也是應該欣喜並且值得的。
    遊戲結果是什麼呢？最初應該是柳原贏了吧，流蘇離開香港後發現自己在離開柳原後確實無法獲得和他在一起一般的好生活，於是同意依附他。她得到了一座大房子，以及一個將會離開她一年半載的柳原。
    故事看上去應該結束了吧，流蘇接下去就會過上一般有錢人家情人的生活，不再奢求柳原的尊重和愛戀，柳原也將不再對流蘇充滿好奇，那是已經屬於他的人，他只需要時不時去看看她，為她添置點物件，讓她取悅取悅自己就好了，不用付出自己的生活和自由，多好。
    但是真正的贏家不是他，也不是達成了心願的流蘇。最後的贏家是命運。命運推倒了一座城，命運給了他們一個擦肩而過的世界末日。一座城市的陷落成全了他們的愛情。沒有明天的恐懼給了他們相互擁抱相互依靠到老的勇氣。「在這兵荒馬亂的時代，總有地方容得下一對平凡的夫妻」，他們終於發現，當他們失去了所有時，至少還擁有眼前的這個人。
    張愛玲在這部小說中扮演了一個上帝的角色，她觀看著主角們算計對方，步步為營，看著主角們的努力和付出，在看他們自以為已經走到結局的時候，笑著，推翻他們的世界，然後給了他們一個命定的結尾。這個結尾裡，柳原不再說調情的俏皮話，流蘇不再質疑雙方的感情，他們手牽著手，決定完成那個「生死契闊」的承諾。命運給了他們一場大雨，卻意外地，令他們如水泥般的愛情變的異常堅硬。
    或許世間很多情人的愛情無法得到結局，是因為以為彼此還有很多很多時間可以相處，可以繼續愛情博弈。或許只有當命運告訴我們，明天或許不會來時，我們才會恍然抓住身邊人的手，不再計較得失和成敗。或許一切都是命運，結束了無謂地博弈，成全了難得的愛情。


